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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盯上了那个黑色的家伙，最近他总是出现在我居住的垃圾桶旁，游荡，徘徊着，偶尔扒拉着垃圾堆捡拾几块勉强能够下咽的食物。他的左眼生了一层白翳，右眼角堆砌着眼眵、灰尘一类的污垢，是令人反胃的黄白色。他看着真是令人作呕。
但其实我的处境不也比他好多少。听说这个街区很快就要整改，下水道，垃圾桶，墙角，街道的砖缝，甚至是绿化的区域都要清洁。听上一个街区的兄弟们说，他们已经开始逃难了，带着防毒面具穿着防护服的人类在挨家挨户的清理，喷洒毒气。我也想过逃难，但无家可归的日子实在不好受。看看那个黑色的家伙就知道了。无论怎样，只要我还在这里住一天，这里就是我家，（他似乎以为这里没人居住，大白天来翻垃圾桶，吵得我难以入眠）我得让这个黑色的家伙明白这个道理。
我挑了一个傍晚，（通常我是不会这么早就出来工作的），也许此时的夕阳会很美。虽然我住的这个街角全天都见不到一点阳光，但尊重别人总是好的，我得选一个他会喜欢的时间，这样说服他的可能性也越大。
我掀开充当家门的半片木板，光线瞬间照了进来。鼠族规定的没错，晚出早归确实应该放在第一条。但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眼睛对光线越来越不敏感了。我眨巴了眨巴眼，慢慢地走出家门。喧嚣声充斥着我的耳朵。那个黑家伙果然还在这里。
“喂！”我冲他大喊。
慢悠悠的转过身来，用那只看起来还算眼睛的好眼仔细寻找着声音的来源。
“喂！我在这里。”
他抬起一只不太利索的腿，转动着脑袋，结着毛团的大耳朵像烂布条一样没生气的耷拉在他的脑袋上。突然，他猛地一震，看向了我。
“呜——汪汪汪汪——！”巨大的犬吠将我吓的愣在了原地。
只见他狂吠着向我冲了过来，一口衔住了我的身体，我被他抛掷到了空中。眩晕感不断袭来，我喘不上气了。
“等等！等——”
咔嚓一声，他咬断了我的后腿。
我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恍惚中瞥见他瞪着那只被白翳包裹的眼，冲我不断低吠，趴低了身子，似乎随时会来咬我一口。
“等等！”我努力让他保持冷静。
“我是来同你商量事情的。”
“呜——”
“你会说通用语吗？”此刻我几乎已经陷入了绝望。愚蠢，太愚蠢了，我竟然想同他讲道理。
“你是害虫。我恨老鼠。”他呲着附着黄色牙垢的尖牙。
“所有动物都认为老鼠是害虫，这点我不与你争辩，只是你没有必要恨我。”
“就是老鼠害我无家可归的。”他愤愤地说道。
“无稽之谈，与我何干。”我的下半身痛的要死。
“老鼠都是没脑子的家伙，蠢得要命。”他继续说道。他站了起来，绕着我转圈，似乎在确定我的后腿是否真的断了。
“你们从不在乎自己吃的是什么，垃圾、污水，来者不拒，瞧瞧世界被你们搞成什么样子了。我的主人就是被你们害死的。”他恶狠狠的盯着我，粘稠的口水挂在他松垮的嘴角上。
虽然我很好奇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更是疑惑我怎么会莫名其妙的背负人命，我想我应该和他好好的沟通一下，问清缘由，但此刻我痛的发不出声音。
完了，看着那对渐渐靠近的尖牙，我心想，我是看不到明天了，我努力地瞥向街道尽头，似乎看到了夕阳的余晖。我闭上了眼睛，静静等待着他的致命一击。我已经想象到那对尖牙穿透我身体时的场景了。
   我等了很久，街道上喧嚣声不断，我痛的快要昏厥过去了。突然一股强大的力道把我从地面托起。这不是他，没有他嘴里那股恶臭。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，向地面看去。那个黑色的家伙 正躺在地上，一个身着防护服的人类正举着棍子向他的腰间挥去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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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是第几个街道了？”
“第四个，扩散的速度越来越快了。”
“刚才带回来的老鼠呢？”
“已经送进去提取了，半小时后出结果。”
“把尸体留着，我有用。”我嘱咐道。

“已经是第四个街道了，照这个蔓延速度很快全城都会被这种神秘真菌感染，时间如此紧迫，我们却连它的成分都研究不出来。我们怎么向人们交代 ！”
“张局，情况比你想的要糟。倘若我们真的研究不出来，死一个人到一个城，到两个城，全人类都会遭殃。”李良突然说道。
我看向张局，他的神情从错愕到惊恐，再到坚定。
“那我们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。”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。
我拍了拍李良的肩膀，他和我同一个大学毕业，如今也都在研究所工作，大大小小的危机我们遇到了不少。
“别太担心，等化验结果。”
“张阿君，你很清楚，我们的化验没有结果。化验了一星期了，我们除了知道这是毒蕈还知道什么？”他顿了顿。
“死亡人数不断上升，这事不报不行。”他说。
“当然要报，但你告诉我，报什么？”我反问道。
“他们得知道这件事。”他说道“不管有没有结果”
“难道你要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这个蘑菇害死的？”我积压的情绪一下子爆发了。“让全城陷入恐慌？来提防这种我们连毒素种类都不知道的蘑菇？”
“不然呢？等大家都死光了再说吗？”
“你怎么总是把话说得这么绝？可以报，但是现在公开为时尚早，我们至少要先找到提防它的方法吧，倘若造成混乱怎么办？”
“别吵了！”张局喝到。
“你们两个考虑的都有道理。”
我瞪了李良一眼，这家伙上大学的时候就爱和我对着干，和我说话就好像吃了枪药一样。
“我现在就去上报，你们抓紧研究，最好能在这消息公开前找到治疗方法。”
“我建议，让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尽量避免出门，从目前来看，这种真菌的孢子可以寄生在哺乳动物身上，并且至少可以通过血液、飞沫两种途径传播。”我白了李良一眼，对张局说道。
“一旦发现身边的人或者宠物，牲畜出现大量分泌唾液，神志不清，眼睛模糊等症状应立马就医。”李良补充道。
“面对未知，我们的恐惧不能暴露出来。”李良看着我的眼睛说道。
我不服输的看了回去。
“逃避的态度已经出卖你了。”他淡淡的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已经看穿了我内心深处的胆怯。我对这件事毫无把握。
“还活着！”实验人员急匆匆跑了过来，打断了会议。
“别急，慢慢说，什么还活着？”张局问道。
“老鼠！还活着。”

李良帮我穿好了防护服。“注意安全”透过面屏我看到他对我说。
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迈进了实验室，李良走在我前面。厚重的铅门在我身后轻轻的合上，发出微弱的闷响。
那只灰色的小家伙正躺在操作台上，干瘪的肚皮伴着细微的呼吸似乎起伏着。它背上稀疏的毛发打结成绺，末梢凝结着流浪狗微微泛黄的唾液。
“左肾被咬穿，脊柱断裂，右侧髋骨粉碎。应该是在被咬前就感染了。”
“感染？怎么判断的？”我问道，我用镊子夹取了一块棉花，伸进了它的鼻腔。
“视神经萎缩。”李良用解剖刀慢慢将它的左眼解离下来，他的手呈执笔式，优雅的落刀节奏让人怀疑他正在绘制一幅丹青。
“你来脱椎吧。血放完了。”李良想把解剖刀递给我。
“等等，你看这是什么。”我举起镊子，棉花裹满了血液。
“血。”
“你仔细看。”
顺着镊子看过去，鲜红的血里隐约显现着一点绿色，好似一个浴血重生的精灵，斜睨着眼睛，打趣着眼前新鲜的一切。我甚至觉得这种生命体是有思想的。
“之前被感染的样品真菌都是黄色的，但这个……”
“变种？还是说……”李良脸色一沉，倘若是新的菌株那可真是大难临头了。
“之前那些被感染的样品在被感染后存活时间不超过12小时，这只老鼠从发现到现在至少过去4小时了，能坚持到现在有一种可能是它是被那条狗传染的。”李良推测道。
“或者说这是新的菌株。”我犹豫再三还是把这个可能性说出了口。
“发现的第一种菌株繁殖时间为30分钟一代，很简单，把这个送去检测一下。”李良取下部分样品，鲜亮的微微泛着荧光的绿刺激着我的大脑，它似乎在嘲笑我。
“就叫它们丁落吧。”我突然说道，“张局不是要我们命名吗，就叫丁落。”

我看向解剖台上奄奄一息的老鼠，那灰色的小家伙浑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乙醚的时效并不长，它大概很快就会醒过来。那只眼球还安静的躺在它瘦小的身躯旁。我拿起解剖刀准备按照规定进行脱椎。我举起刀，在此刻宣判了它的死刑。可我有什么权力决定它的生死呢？
“怎么？突然下不去手了？”李良大概是看出了我心中所想。
“两天，已经有那么多生命逝去。”我说道“或许我们应该把它留下，万一这真的是丁落二号，它会派上大用场。”
“刚想说你圣母，没想到是个活阎王啊张阿君。”李良打量着我，一边收拾器械。“拿它当培养皿可不是好的选择，看起来活不了多久了。”
“能撑多久是多久吧。”我再次把它放进了充满乙醚的玻璃罐中。

我走出实验室，恰巧碰到倒垃圾的阿姨推着垃圾桶去焚烧。我习惯性的打了声招呼，突然垃圾桶里的麻袋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“被感染了的狗，已经被打死了。”阿姨告诉我。
装着垃圾桶的车一晃一晃的，麻袋也随着摇晃。一瞬间，我以为那条狗没死，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不仅仅是人类，我突然意识到。天空依然晴朗，微风和煦，这样美好的世界却将要毁于蝼蚁般的人类。我看向一旁为了“园艺”、“美观”而栽种的植物，它们的存在是那么的突兀——又或许突兀的是我。云在眼前飘，鸟儿在耳畔鸣叫，空气仿佛凝滞，突然间，天气骤变，乌云席卷，狂风忽至。人类还能撑多久？我暗暗发问。

检测结果很快就出来了，那荧光绿的菌株确定为丁落二号，它繁殖一代的时间不到10分钟。一但散播这比丁落一号严重得多。
死亡人数不断上升，丁落一号成了让人闻风丧胆的名字。社会舆论也不断发酵，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，由于丁落一号繁殖速度太快，根本来不及预防，人们由于害怕四处逃散，更是加剧了它的传播。不到一个月，第一个发现丁落的P城就变成了空城。在感染初期，会出现视力下降，对光线不敏感的状况，接着是四肢麻痹，不到6个小时，丁落一号就会入侵大脑，语言功能丧失，运动功能丧失，听觉丧失，大概10小时所有感官都失去作用，最后丁落一号会挤满肺部的每一处空隙，让你死于窒息。
这场灾难来的太突然，人类束手无策。
张局在上报完此事后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被革职，我们的实验项目也“转让”给了上面派的专员，我和李良负责和上面来的精英专家对接，几乎没有话语权，由于全城杀菌，几乎没有生命存留，连实验室里的样品也无一例外。但并无成效，大概一年过去了，人类几乎被丁落一号逼迫的无处可去，全球百分之六十的人在短短一年内失去生命。街道上了无人烟，满是老鼠一类的“鼠辈”，仅存的人们被迫到逼仄的“绝对干净”的角落里生存。丁落无处不在，人类的栖息地史无前例的被迫缩小。
我和李良仍然在和丁落苦苦斗争，如今致力于此的人也有不少，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控器净化器，缝隙填充物（可过滤丁落但又能通过空气的有机材料），防护产品的研发。生命凋零，我们却只看到凋零后它的价值，或作肥料或写赞歌，全然忽视了解决问题才是首当其冲的。
“他们本没有凋零的必要，何必过分追求凋零后的价值。”我问道，在我看完一篇名为“致敬因丁落而死的人——世界因此变得更好”的文章后。
“因为有人喜欢欣赏陨落的极致美感，毕竟他们能够独善其身，所有种种在他们看来是游戏，是无忧生活的插曲。”李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。
“当年发现丁落一号的时候，身边那么多人，如今只剩我们两个了。人生无常啊。”
我听李良感慨着，经历了这么多他似乎也疲惫了。我开始怀念起过往的种种，这场灾难的开端，争吵，张局，装在麻袋里的黑狗，眼球滚落一旁的老鼠……
突然我意识到了什么。
“李良！我知道了！”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答案，也许这将拯救这场灾难。
“老鼠！老鼠是关键！”
“我知道，我们已经全城消毒，灭虫灭鼠了。”
“不是，老鼠体内有别的菌可以抑制丁落一号，或者是某种病毒，导致丁落一号的变异。”我兴奋的说道，“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，丁落能和老鼠共生。”
“你这话怎么讲？”其实在那只老鼠之后我们对于老鼠样本的采集就很少了，猜测的方向几乎没在往这方面考虑。李良显然也意识到了。
“你还记得发现丁落二号的那只老鼠吗？这么久过去了丁落二号都没再出现过，或许是因为那只老鼠。”
“不是因为我们误判了吗？只是颜色反应而已。”李良回答道。他也在尝试说服自己。
当年全城灭菌，实验室也不可避免，我坚信那只老鼠的重要性，申请转移样品，但还没等申请提交，小鼠就被焚烧处理了。专家给的理由是，我们由于技术水平落后导致误判，绿色的“丁落二号”是黄色的丁落一号沾到了血因此变成了绿色，至于繁殖速度与丁落一号不同则是因为实验操作不当。
“这是谬论！”李良冲专员大喊。无奈，我们在拿到小鼠后也没有进行充足的研究，没有数据或者实验结果能证明这不是丁落一号。这件事也在劫难降临的时间了慢慢淡化。
这些年我们尝试过各种猜想，但最终都被推翻。丁落一号于人类如同死神收割，人类命运似乎真的到了命悬一线的时刻。
“因为它是特例！它能和丁落共生，诱导丁落一号变异为丁落二号，这就是丁落二号销声匿迹的原因，它是因小鼠而生的。”我激动地说道。
这么久过去了，我们关于老鼠的研究很少，忽略了这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“这只是推测，样本早就销毁了，怎么认证？”李良无奈地摇摇头
“找！找到新的特例！”
我坚定地看向李良，希望似沉沉黑夜里摇曳的灯，忽明忽灭。

我和李良穿上了防护服，丁落实验室和研究所已经名存实亡，如今能调动的人员竟只有我们两个。
一片枯叶落在防护面罩上，我轻轻用手拂去，在掉落的一刹那用手掌接住。这叶子枯萎的原因并不符合自然规律。我捏住叶柄，举到眼前来看，由于水分和叶绿素的缺失，黄色叶脉的纹路格外清晰，是丁落，它们似乎要挤爆狭窄的叶脉，遏制住通道，当我辨认出丁落的那一刹那，空气似乎凝滞，满是灰尘和垃圾的街道笼罩着灰蒙蒙的薄雾，只有老鼠是不是的经过，蹿动薄雾留下瞬时的痕迹。
“快来！”李良突然大喊，打破了寂静。
“我们得快点了。”他指了指空荡的街道。“这里的主人不欢迎我们。”
他指的是老鼠，它们占据了曾经不敢企及的空间——曾经属于人类的空间。倏倏的声音在四处蔓延，天色渐暗，街上的那些老鼠逐渐显露了出来。一双双绿莹莹的眼睛向我们注视过来。
“鼠辈当道，小心行事。”李良打开了手电筒，轻声嘱咐道。
我拿出早准备好的网子。
“我想”我张开手中的网子，“特例的不止那一只老鼠。”
许是当久了主人，这些老鼠一反往日的灵敏，我们很轻松就逮到了五六只绿色荧光眼睛的老鼠。但他们的态度确实很糟，不停的扑向我们，撕咬抓挠。好在防护服足够结实。突然一只体型巨大的老鼠扑向了我。它至少有猫那么大，我反应不及被扑倒在地。潮水般的老鼠涌向了我。
“真是见鬼，吃什么能长这么大。”我在心里暗暗咒骂。不断地用手把他们从身上驱赶下来。
看看李良那边情况也没多好。老鼠的数量越来越多。也是，人类的平均个体碳足迹每年约6.8吨，而老鼠的……似乎没有哪个人类关心过老鼠的碳足迹。总之，它们占领了本属于人类的土地，房屋，资源。繁殖速度也远超人类。这世界或许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。我突然想到。它们在阴暗的臭水沟，肮脏的街角，苟且偷生，靠着顽强的 生命力和几乎没有的尊严。它们这么努力只是为了生存，而人类呢？愚蠢狂妄的猴子。但我也不愿和鼠辈为伍，就像风不能融进大海，生殖隔离也是很关键的一点。我喜欢猫，欣赏它们淡然的生存态度，但我永远也不能成为猫，和别的猫繁殖，写猫书，认识猫语，我永远不能读懂它们的灵魂和历史。
我看向仍在挣扎的伙伴，或许这是徒劳，总有一天我们要成为牺牲品，那些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同类的牺牲品，苟延残喘，麻木茫然。若是这样，我宁愿和猫繁殖。我缓缓 的摘下了防护面罩。
是噬心的痛，我确定，，在它们钻进我的防护服后，有一只老鼠咬到了我的心脏。夜色渐渐涌了上来，周围的声音也渐渐消逝了……












人类被迫去到了肮脏和逼仄的环境
自救导致了自我毁灭
力量的绝对强弱，翻转
